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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转换之间

    “知道犀利哥吗？”当爸爸笑脸盈盈地问我这个问题时，我一下子觉得很茫然，很惊讶。

   “当然知道，我哥儿们还长得挺帅的。”我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被被他的家人领回去了呢……”

    在我们父女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情况下，饭桌上的气氛顿时很融洽。少了之前只谈学习的紧张感，也少了老妈一直唠叨而又可能爆发的火药味。

    只是惊讶于年过半百的父亲怎么会了解犀利哥这类网络红人。

    早在几年前，“月亮之上”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说，他觉得“凤凰传奇”中的女歌手嗓音挺独特的。

    虽然自己不怎么爱听网络歌曲，对于爸爸的话也没有什么共鸣，但还是对于他能了解时事而觉得很惊奇。原来我的爸爸还能跟上潮流，能紧跟时代步伐。

    印象中，父亲是严厉的吧。只要他表情一严肃，我就大气不敢喘。其实，他从来都没有打过我，骂也少有过，可是父亲的威严却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相比较于母亲更直接的关怀，对于父亲，总只是心怀敬畏，对于他那深沉的爱也如暗涌，默默隐藏着。

    从小到大，都是父亲教导我，什么事可以做，该怎么做。后来，不知从何时起，父亲双鬓的白发日益增多，而他也不再告诉我什么事可不可以做，更多的，开始以一种类似于“讨好”的口吻，我们之间有了代沟他不知道怎么过，他害怕我因为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虽然其实我很乖，我还是跟之前一样正常上学，放学，双休日也不出门，没有改变。可他却变了，少了当年的英气。

    而我的父亲，他现在做的，只是多看新闻，多上各大论坛，来获取新的流行资讯，以及各种热炒的网络事件，从而跟他的女儿——我，多一些共同语言，可以多聊聊，可以使我们的关系能融洽些。

    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文化影响，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反化反哺”，千百年来，在以父辈对子辈施教为主流的正统传承方式下，到现在迅疾变化的世界，“反化反哺”逐渐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们年轻人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年长一代。

    对于这个普遍的现象，从父亲是施教者转变为父亲是受教者，在这一角色转换之间，不变的是他的爱。我不清楚专家对于“反化反哺”现象研究出怎样一个结果，我唯一清楚的是，我的父亲会被我们年轻的一代影响，角色发生转换，正是因为他对我的父爱，一个父亲对于他的女儿最深沉的爱！

角色转换之间

    夜色浓稠，遮掩了星的光芒，我走出家门，将楼层里的灯亮起。母亲还未回来。

我轻抚开关老化的表皮。曾经，多少个夜晚，母亲将这盏灯亮起，照亮了这片黑暗。她知道，我看到这橘黄的灯光，就仿佛看到了温暖与希望。

    那么今晚，当看到这个光亮的地方，母亲，会否感到温暖。

    已经很晚了，可母亲还未回来。

    我往楼下走去，离开了这片光亮。

    曾经，我调侃着对母亲说，就我们那楼层的灯亮着，怪醒目的，哪天物业要来加收电费了。母亲笑了，忽地眼角的皱纹显得深刻而鲜明。

    灯，一直亮着。那仿佛是生命中不可少的一件事，一件幸福的事。母亲，总会将它亮起，不为这黑夜。我不知道当我看到了这盏灯的时候，心中是温暖是幸福，是怅惘是感动。我只知道未来的我，将为母亲亮起这盏灯。

母亲还未回来。我继续向下走去。此时，我很幸福，正如曾经母亲也很幸福。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一盏灯，一直亮着，一直温暖着我。

    母亲老了，我长大了，而灯一直亮着。我抬头仰望那缕灯光，那么高，那么远，而后漫长而漆黑的道路一直绵延到我的脚下。这条路，母亲与我共同走过。在这条路上有一缕温暖的光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也许在很长很长的时光里，我忽略了她的光芒；在很远很远的时空里，我不曾记住那光亮的模样。但我知道，在这里，我等着母亲，为她点亮那盏灯。

    我转身，母亲来了，我们寒暄着向那缕光亮走去。它仿佛指引着我们。它仿佛预知了在我与母亲角色转换之间的爱与幸福。

    灯，亮得太醒目了。母亲说，我笑了，曾经我也这么说。曾经我也如此感慨。

    我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说，早点回家休息吧！母亲也笑了，依然是鲜明而深沉的皱纹。

    回家何时变得这般庄严而神圣，回家何时这般幸福而美好。回家，我们母女俩曾经相互的关怀，在此刻绽放。

    母亲与我走过这片光亮，走过开关时，我不禁停下了。只是这轻轻一按，母亲按了多少年岁。

    未来，我又将为母亲点亮多少个夜晚。

    母亲说，长大了啊，都换作你照顾我了。我笑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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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孔子盘腿于高堂之上，手持经卷，念叨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台下数千弟子或摇头晃脑或沉思状。

    于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便这么确定下来。颜渊、子路永远恭敬地侍奉在师长的身边，只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然而，即使在以长辈对子辈的施教为主流的正统传承方式下，依然有“青，取之蓝而青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之说。孔子也曾叹“启予者商矣!”

    因为文化反哺正是大势所趋，古时隐隐约约的闪现到了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便已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小时的我跟在妈妈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在妈妈的教导中学会吃饭穿衣。长大的我在韩流来袭时穿上别致的衣服，而妈妈有一天竟也披上一件形似蝙蝠的询问我的意见。我竖起大拇指时看到妈妈欣喜的笑容。

那一刻，我有些自豪。

    又想起在我把手机、电脑玩得十分精通之时，爸爸会像个小孩一样缠着我教他怎么浏览新闻，然后在我的指导下迅速发现电脑里的大世界，沉浸在即时的新闻中，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拍桌大笑。还有爷爷奶奶学会了用手机，嘀嘀，短信来了，在外的奶奶遥控指挥：“老头子，该去买菜了!”

    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无一不在改变着曾经教我们咿呀学语、蹒跚走路的人。角色转换之间，我们看到生活在蓬勃前行。

    是的，我将不会惊讶于教师因为一个问题来请教我们班的“百科全班”，我将不会惊讶于外公有一天偷偷在我的电脑前玩扫雷而不亦乐乎。

    角色转换之间，生活充满了更多乐趣。然而长者无论何时都不意味着弱者，在人生道路上，他们依然会是施教的人。

    有许多人因沉迷游戏而毁了前途，有许多人因错误的价值观而走上了不归之路。身边的长者会教导我们怎么抵制诱惑，他们的经验是我们最好的财富。

    这一刻，我虚心学习。下一刻，我开心教会长辈。角色转换之间，缤纷的世界走向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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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个时代真是变化得太快了。那厢，老年人尚在小小的戏台前听一出罗衫广袖，轻摇折扇的折子戏，对年轻人教育说“越剧是咱浙江的传统文化，只属于这个小小的舞台”；这厢，年轻一代已轰轰烈烈地以青春为名，打造出“越女争锋”的节目，把越剧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让老年一代不禁惊叹“越剧原来还可以这样演！”年轻人于是登上堂皇的时代舞台，转换成一个肩负创新文化重任，对年长一代进行“教育”的新角色。

还记得那个12岁的加拿大女孩珊妮·仱木，自己筹钱参加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义正辞严地质问那些在场的大人们为何在教育孩子们要爱护生灵、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却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屠戮动物、破坏环境。她教育了年长一代要真正爱护生命、敬畏自然。这在宣扬“低碳生活理念”的今天，不是更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吗？

    还得那个美国左脚微跛的小男孩扎克，手推红色小推车一步步挨家挨户地为海地地震捐赠，动员了许多孩子组成爱心车队，步行数万里，感动了全国。他用双脚丈量爱的土地，用实际行为教育了年长一代，何为善良、何为无私、何为奉献，让他们看到人间尚有真情。

    还记得长江大学的那群大学生吗？他们为救两个溺水少年搭人链展开营救，甚至于其中三位英雄青年永远地失去生命。江水呜咽，仿佛为之悲泣。他们用生命教育了年长一代，大爱无疆，生命无价，在取舍之间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孔子曾言：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在疾速变化的当今世界，年轻人以勇敢和担当从上一代传承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又勇敢地转换了被教育的角色，成为新一代的教育者，对年长一代进行“文化反哺”，传播他们的新的文化；这在纷繁多变的新世界，要有那一份新时代的爱与责任。

    这个世界终将在这角色转换之间，愈加繁荣昌盛；我们的文化，终将在这角色转换之间生生不自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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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父亲会坐在书桌前，如同每一个高中生一样求知中带着迷惘。而我，是他的老师。

    父亲是农民。像所有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人一样，他的裤腿里有永远洗不清黄泥，指缝间布满了永远柔软不了的老茧。这就是父亲，上半生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半生在这个布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我看着他日益佝偻的背影消逝在晨光里，如同他六十年代步伐渐远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兴文化里。

    现代社会前进的步伐永不停息，在外语、网络语言的潮流之下，父亲一次次地冲得东倒西歪。我的父亲，他在电脑面前手足无措，他在英语面前茫然无知。我的父亲，如同曾经的我，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面前一无所知。

巨大的鸿沟跨在我与父亲之间，跨在父亲与城市之间，诉说着迷惘。

    我在一个暑假赴澳，异国的文化让我新奇让我欣喜，让忘了父亲在那个冰冷城市的苦苦挣扎。然而我却收到了来自父亲的电邮，很短很短。他写“囡囡”。窗外的风轻轻地吹过，飘来海洋浓郁的味道。那我眼前却只剩下这两个字。一遍遍，仿佛是回响在心底。大洋彼岸的父亲是怎样用黝黑的手掌抚过键盘，是怎样将浑浊的乡音化成陌生的拼音？隔着大洋，我听到一声呼唤，满含思念。

    记忆回到那个落满槐花的童年。锈蚀的自行车，残损的小黑板，还有那贴满了识字表石灰墙。那里，父亲牵着我手教我识字。我的手掌贴在那刀削皱纹上面，第一次学会过马路，第一次自己上学。那些有着父亲苍老背影的记忆在夜阑时分入梦，醒来的时候，泪痕未干。

    我知道，父亲正在用他并不轻便的双脚追赶时代的步伐。而这，为了他自己，更为了我。

    回国的时候，父亲来机场接我。在那如斯的拥抱里，他说“我学会用电脑了。”在这个我即将离开家、去往远方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每天会给我发邮件。这就是父亲，上半生追赶日出，下卷土重来追逐我远行的步伐。第一次，我成为父亲的老师。曾经父亲教会我初识世界，教会我待人接物。如今，我教父亲融入这个世界，融入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在这个城市里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在远行的路上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在角色转换之间唯一不变是父亲那坚实的迈向我的步伐。

    现代文明固然瞬息万变，三十年的时光固然漫长，但有一种情可以越过所有距离直达心底。我握着父亲苍老的手在纸上写下“I love you ”。

    曾经的大手握小手，如今的小手牵大手。角色转换之间，父亲和我亦师亦友；角色转换之间，心不变，情不变。

    不论我走向何方，我都知道有一个人正努力地迈向我。

   在角色转换之间，他始终如一地隐忍地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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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老”这个词大概可以算作以父辈对子辈施教为主流的正统传承方式的一个缩影吧。中国自古有以年长者为尊，年轻人为卑的文化传统，但那是在科技文化发展滞缓的古代或近代，对当下这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代，已不算得是真理了。

    角色的确在发生转换。从长辈们的生活图景中截取一些片断。不难发现年龄已不再代表“资格”了。逢年过节，亲朋好友坐在饭桌前。爸爸妈妈与舅舅、小姨这些中年人显然是主角。他们有更多的在外打工、上班的经历。有更多的接触电脑、电视、手机等大众传媒的机会。因而也有更多更丰富的信息，或称“文化”。攀谈间，外公、外婆、爸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多少显得有些被动。他们更多地从儿女那里时代信息并贯彻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去，例如少在菜里放些盐。

    而角色也并非“那边独转”，在父辈与我之间，角色或许没有完全转换，但至少已经转换且影响十分明显。一方面由于自己年龄的增长，人格独立性显著增强，不再习惯一味“屈从”父辈的教导而喜欢在一些问题上独立发现意见。另一方面，的确是在科学文化的学习中，在对各方的接触中，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因而有了可以进行角色转换的资本了。

    然而为什么角色转换偏偏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

    在中国古代，哪怕是近现代经济事业与社会事业发展都比较缓慢，从整体来看，一定时期的科技文化并没有出现过飞速发展，因而摆在年轻人与老一辈面前的文化资源问题几乎差不多。这就像一老一少都携着一百粒种子去田间播撒，尽管年轻人身强力壮且充满激情，但由于大家都只有一百粒种子，因而成果顶多相等。而老一辈却只可以凭借以年龄积累起来的信息始终在这场老少之争中占据优势。维护父辈对子辈施教的文化主流。

    但在当代，则时过境迁矣！社会事业与经济事业的发展，使年轻人在教育资源上的优势比父辈多得多。因而有眼界去“看世界”，也有途径去看世界。科技文化的巨大发展，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左右开弓”，应对自如，而对父辈，则是“目不暇接”，当然也措手不及、焦头烂额了。正是这一日日的累积，使角色转换变得逼于形势了。

    这一转换当然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有一点，始终令我深深忧虑。那就是父辈，尤其“老一辈”的父辈，他们在文化信息掌握上的被动地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于父辈在文化上失去了对子辈的优势，他们也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吸引力，对于仍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中年或老年人来说，影响可能不大。他们至少还能在物质上完全独立。但对于我爷爷一样已失去经济能力的老人，其文化上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在某些情形下可能会成为致使的创伤。他们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这正在或已经考验了子辈以及这个社会。

    角色转换之间，势之必然，于年轻人，几多欢喜，于老一辈，几多愁啊！


